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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周恩来送他一部徕卡相机
半个多世纪以来，谢唯进一直将这部相机带在身边，记录下无数珍贵历史瞬间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张鉴

谢唯进（1899~1978年），名芝祥，号用常，重庆璧山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后留学英国、德
国。1925年加入共青团旅欧支部，次年转为中共党员。1936年10月，受中共派遣，加入由共产国
际主持的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国际纵队。1940年回国，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抗战胜利
后，随中共代表团参加国共停战和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空军工程部政治委员、副部
长。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1978年10月病逝。

这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革命生涯中，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情谊。百年前，周恩来还专门赠
送他一部徕卡相机，这部相机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用它记录下无数珍贵的历史瞬间。

他在巴黎见到了周恩来

1923年，谢唯进离开英国前往德
国。途经法国时，他获悉中国少年共产
党成立。这一消息让他无比兴奋，于是
兴冲冲赶到周恩来在巴黎的住处——
巴黎13区意大利广场附近戈德弗鲁瓦
大街17号一个名叫海王星的小旅馆。

比谢唯进年长一岁的周恩来，温文
尔雅，风度翩翩。他的谦和平易、博学
多才在大家口中相传。周恩来是谢唯
进非常敬重的人，一直渴望能有机会认
识。周恩来比谢唯进晚一年来法勤工
俭学，在巴黎郊区的阿利昂法语学校补
习法文。1922年6月初，周恩来与赵
世炎、刘伯坚等在巴黎近郊的布洛涅森
林公园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
党”。1923年2月17日，旅欧中国少年
共产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改
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周恩来被
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此时的周恩来，
正在负责《少年》的编辑工作，而谢唯进
也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在街头
寻了好久，他终于找到了海王星旅馆。

谢唯进走进房间，发现房间很小，五
六平方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
就是全部家具。谢唯进难以想象，这里
不仅是周恩来的住所，也是旅欧中国少
年共产党临时机关所在地和《少年》杂志
的编辑部。谢唯进被深深震撼。

周恩来知道谢唯进一直在向欧美
华人和勤工俭学的学生宣传马克思主
义等先进思想，用笔名“允常”在《少年》
杂志上发表了长篇论文《赤俄最近之经
济状况》，他对眼前这位个子不高的年
轻人颇为赞赏。两人一见如故，聊得非
常投缘。话题从学习、工作，到家庭、生
活，聊到国内形势与世界形势，聊到共

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党宣言》……
周恩来告诉他，要为一个衰亡民族

找到一条真正的复兴之路，“我辈，当万
死以赴，拨开迷雾，寻找到真正的希望
和革命。实现中华之崛起，是我一直的
理想。”谢唯进听周恩来这么说，内心非
常激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失败，
谢唯进是从父亲那张充满焦虑、不曾舒
展的脸上看到的。送他到上海南洋中
学求学，父亲一直嘱托：此去不是享受，
也不是简单的念书，你应去寻找一条光
明的道路。父亲所说的道路，不一定是
指为国为民的路，但一定不是简单的人
生之路。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后，谢唯进
的视野不断打开，思想不断提升。《新青
年》宣扬新文化，高举起科学和民族的
大旗唤醒了他，也唤醒了很多与他一样
的青年学子，和谢唯进一起留学的年轻
人，不约而同走上一条救国救民之路。

来国外这几年，谢唯进从来不是
“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
他深入欧洲底层人民的生活，体会他们
的疾苦，同时看到世界人民的不易和抗
争，看到更多人性和阶层的丑陋，他越
来越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周恩来送他一部徕卡相机

两人都非常激动，在房间恣意畅
谈，不知不觉中，城市暮色降临，灯火点
亮。门外响起了脚步声，几个年轻人笑
呵呵地走进了房间，原来是李富春、邓
希贤（邓小平）、傅钟等人来了。

“来来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
是四川的谢唯进。”周恩来介绍道。年
纪最小的邓希贤走过来热情地拉住谢
唯进的手，用四川话和老乡打起了招
呼。旁边的李富春笑着介绍，邓希贤是
四川广安的，字写得很漂亮，主要负责
刻蜡版，是名副其实的油印博士啊。

周恩来一一介绍了大家：“这里是
我们聚集的地方，李富春、邓希贤都参
与了办刊工作，他们都是编辑。”邓希贤
说，周恩来不仅要负责编辑、发行，还是
主要撰稿人，每天最辛苦！李维汉接过
去说：“你看，他还要负责拍照。”

一部崭新的相机，放在桌子上。其
实谢唯进从进门就注意到了，他并不知
道这是什么牌子的相机，但凭直觉这部
相机一定价值不菲，因为在那个时候能

买得起相机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这可是恩来花了血本买下的。”大

家拿起相机，轻轻摩挲，细细地看了起
来。这是一部徕卡135相机，外形简洁
大气，是世界上最早使用25毫米电影
胶片的小型相机，相机银灰色的金属泛
着明亮的光泽，与黑色的皮质外壳完美
结合，看上去小巧精致。

谢唯进小心拿起相机，仔细地摩挲
着。周恩来问他喜欢摄影吗？谢唯进说
当然喜欢，因为他家就是开照相馆的，从
小就跟着父亲学摄影。“这相机可是恩来
同志的最爱。”一旁的李富春说道。

周恩来心胸宽广，有着远大的理
想，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人，他的身
边聚集了大批先进青年。

二人分别后，也有书信往来，结下
了一生的情谊。

后来，赵世炎带着12位同志去苏联
学习，周恩来接替赵世炎，成为《少年》
（1924年2月，改为《赤光》）杂志的主编。

1924年7月下旬，旅欧共青团第五
次代表大会刚刚结束，国内革命形势发展
很快，急需大批干部。根据组织安排，时
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的
周恩来带着重要使命，登上回国的轮船。

因为工作需要有同学留在欧洲，继
续宣传中国的革命状况，同时把欧洲先
进的思想传递回国。于是组织决定，沟
通能力、语言能力和宣传能力俱佳的谢
唯进留在欧洲，从事共产党的宣传工
作。谢唯进虽也很思念亲人，渴望回到
祖国，但是党的需要高于个人选择，于
是他服从组织安排，留在了欧洲。

临行前，周恩来将自己的徕卡照相
机送给谢唯进，并嘱咐他，旅欧共产党
的宣传工作非常重要，除了笔，相机用
得最多。要多拍照片，影像记录比文字
有时更具有说服力和真实性。“相机在
你手里一定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
你会拍下更多有价值的照片。”

谢唯进双手接过相机，看着周恩

来那双充满信任
的眼睛，不知该
怎么表达，眼眶湿
润了。双手紧握，
四目相对，赤胆忠
心的温度在掌纹间
传递。

他用相机记录
无数历史瞬间

谢唯进知道这部相机的
分量，更明白这是一份嘱托与
誓言。半个多世纪以来，谢唯
进一直将这部相机带在身边，视
若生命，用它记录下无数珍贵的历
史瞬间。

相机承载着战友间的信任与期待，
更深藏着两位革命者“为改变中国而奋
斗终身”的忠诚密码。特别是1936年，
谢唯进接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委
派，作为单亲父亲，虽对儿子千般不舍，
但还是立即交接工作奔赴前线，展现出
对党组织的绝对服从。战场上，谢唯进
（化名林济时）总是一手扛枪，一手拿相
机，记录国际纵队战斗浴血奋战的场景，
他的镜头语言始终遵循周恩来的嘱托，
用影像为历史作证；即便在周恩来逝世
之际，谢唯进仍带着这部相机，用镜头记
录下送别伟人的历史时刻，为后世留下
了弥足珍贵的影像记忆。

谢唯进去世后，遗物交给养女谢进
珍。那时的谢进珍不完全了解父亲留下
来的那些文物和资料的重要性，但想到
这些东西父亲视若珍宝，无论如何一定
要保管好。这部徕卡相机，虽历经几十
年时光，外壳略有磨损，但依旧能使用。
谢进珍虽有不舍，但反复思量，还是在
1980年将相机等文物交给了原成都军
区，后转至中国革命博物馆（后与中国历
史博物馆合并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

现在，这部珍贵的老相机保存在中
国国家博物馆里，静静诉说着两位革命
者一生不渝的真情，以及对革命事业的
责任和担当。

（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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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法勤工俭学时期的周恩来
1976年

，徕卡相机留下的谢唯进在北京

长安街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影像。

国际纵队突破敌人的埃布罗河防线后，谢

唯进（左
二）等

在防空壕旁。

谢唯进谢唯进（（前排右四前排右四））在欧洲留学期间留影在欧洲留学期间留影

周恩来送给谢唯
进的徕卡相机


